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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屡屡抢劫的亡命徒，携

枪逃至蚂蚁沟时遇到暴雨。溜
进老林家躲雨时，打了一次手
机，行踪被公安机关获悉。县公
安局随即派警察前往 60 公里外
的蚂蚁沟抓捕，警车却因桥梁被
山洪冲毁而隔在途中。

蚂蚁沟地处深山老林，歹徒
若溜掉，将再度从警方视野中消
失。县公安局电告正在蚂蚁沟
执行其他任务的警察小 K：在当
地治保主任配合下，对歹徒近距
离监控。然而，小 K 和治保主任
近期都曾在电视上露过面，有可
能被歹徒识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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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快中午了，老林打算留

在家躲雨的客人吃午饭。他打
着伞到菜地去拔菜。

刚出院门不远，突然从树丛
后闪出两个“黑雨衣”，不由分说
把他拖到了树丛后。

老林以为遇到劫匪了，可定
神一看，其中一个“黑雨衣”是治
保主任、自己的表弟。表弟压低
嗓门，向他介绍另一个“黑雨
衣”——县公安局警察小K。

小 K 掏出张“通缉令”，指着
上面的男子照片说：“这家伙是
不是在你家躲雨？”

老林看过照片直皱眉头。
因为在他家躲雨的有三个人。
这场暴雨刚开始下，就有一个男
子到家躲雨，说是途经此地到普
度寺进香的。随后又有一男一
女到家躲雨，说他们是一起到这

里来寻一味草药的。两个男子
的年龄、长相，都和通缉犯相仿，
因此老林直皱眉头。

小K说：“在你家用过手机的
就是通缉犯！”

老林说：“到我家后，两个男
人都打过电话。”

表弟说老林脑袋进水了：
“通缉令通缉的是个单身男子！”

小 K 说还是范围大点儿保
险，要老林回家把三个人都稳
住。

尽管老林早年当过兵，但还
是有些底气不足：他已年过六
十，儿子、媳妇在外打工，眼下只
有他和八岁的孙女在家……

小K把一个微型电警棍交给
老林：“万一出现不测，你就用电警
棍捅，两分钟之内对方不会有反抗
能力。那时候我们就会冲进院
门。”

老林心里还是没谱：“用电
警棍捅哪一个？”

表弟急了：“当然是捅歹徒了！
你再磨蹭下去，歹徒不起疑心才怪！”

3
回到家，见进香男子在客房

闭目打坐、采药男女在一旁窃窃
私语，孙女在套间里做作业，老
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他返回客房，边择菜边和进
香男子“闲聊”：“以前，你可到过
普度寺？”

进香男子睁开眼，说自己是
佛教徒，每年的这一天，都要步
行二三十里到普度寺进香朝拜：“今
天是阴历四月初八，佛祖的生日

呀！”
采药男子插话进来：“什么

佛祖，不就是堆烂泥巴糊的塑像
嘛！翻山越岭几十里来朝拜，值
吗？”

进香男子有几分恼：“人可
以不信神灵不信教，但心里不能
没有敬畏。”

采药男子把嘴往耳边咧了
又咧：“敬畏？这世上我只敬畏
一个人——孔方兄！”

进香男子站起来踱向窗口，
独自叹道：“如果世人都是这样，
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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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已风停雨歇，进香男子

转身向老林告辞。采药男女见
状也提起了行装，都执意要离
开。

眼见“拖住”这三个人不可
能了，老林紧张起来：他家住在
村口，孤独独的一院房子；一出
院门，两边不远就是莽莽苍苍的
山林。除非现在动手，否则，歹
徒可轻而易举地溜掉。老林尾
随三个人，送客到院门口时，悄
悄从衣兜里掏出电警棍，对着采
药男子的后背就是一家伙！

采药男子一头栽倒在地，另
外两人尖叫一声，都惊呆了。尽
管采药男子四肢瘫软，但还是挣
扎着往腰间摸。

小 K 和表弟闻声扑过来，从
采药男子腰间搜出一支手枪。

5
事后才知道，那女子是歹徒

潜逃后期才勾搭上的情妇，警方
并不晓得。

事后表弟还纳闷，问老林：
“你是怎么辨出歹徒的？”

当过山村教师的老林说：
“情急之下我突然心血来潮，认
为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人，最有
可能是歹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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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神秘特警来访
事情发生的那一天，恰好是我三

十岁生日。
小时候算命的说我命格是“山道

中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前半生
好似一条山道，走起来曲曲弯弯，十
分坎坷，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咔
嚓”一声，眼前的山路被什么东西给
削断了，没了。你接着往前走，运数
将会有一场剧变——究竟这剧变是
福是祸，是吉是凶，算命的没说，我也
没问。总之他的意思是让我在三十
岁那年千万当心，有事。

我万万没想到，真让他给说
中了。

哦，对了，我叫许愿，今年刚刚满
三十岁，皇城根儿下城墙砖缝儿里的
一条小虫，职业是倒腾古董。

古董行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沉
寂了三十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
后，文物和收藏市场升温。我仗着有
点祖传的手艺，在琉璃厂这片小地方
开了间倒腾金石玉器
的袖珍小店，店名叫
作四悔斋。

偶尔会有客人
指着牌匾问是哪四
悔。我告诉他们，是
悔人、悔事、悔过、悔
心。这是我父亲在

“文革”期间自杀时的
临终遗言，他和我母
亲因为历史遗留问题
挨批斗，一时想不开，
步老舍的后尘投了太
平湖。

我三十岁生日
那天，眼看着天已黑下来，我估摸着
不会有什么客人来了，决定早点打
烊。我把店里稍微归拢了一下，刚要
落锁走人，忽然听到外头传来一阵奇
怪的声音。

开始我以为是房东催要房租来
了，我拖欠了仨多月，一直没给，但很
快发现声音不对。

这声音低沉，像是蚕吃桑叶的沙
沙声，慢慢由远及近，虎伏着飘过
来。橱窗玻璃随之轻振，里头搁着
的几尊玉佛、貔貅像是看见克星似
的，都微微颤抖起来，纷纷从原来
的位置挪开，四周尘土乱跳。我赶
紧拿大拇指按在橱窗玻璃上，让它停
止振动，免得那些玉器掉地上磕坏
了，心里有点犯嘀咕。佛爷挪窝，可
有点不大吉利。

过不多时，声音没了。我正要探
头出去瞧瞧，店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了，走进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我认识，是这一带的片
警小蒋。小蒋旁边站着的人有四十
多岁，穿着公安制服，脸膛既瘦且黑，
走起路来几乎没声。

我一看到他，眼睛就眯起来了。

人的气质就像是古董的包浆，说不清
道不明，但一眼看过去就能感觉得
到。这个人气度内敛，滴水不漏，不
是小蒋这种嘴边毛还没长齐的片
警，也不像那种眼神如刀子一样锋
利的老刑警，气度根本不像是公安
干警，整个人给人一种无懈可击的
神秘感。

小蒋对我说：“大许，有人找
你。”我还没回答，那个人就把手伸
过来：“是许愿同志吗？我叫方
震，小蒋的同事，你好。”

我迟疑地跟他握了握手，然后
笑了：“您当过兵，而且至少是十
年以上，还打过越战？”

“哦？”方震眉毛略抬。
“刚才握手的时候，您手上有茧

子，而且茧的位置在四指指肚和虎
口，这不是握手枪，而是握冲锋枪
的痕迹。还有您的步伐长度都一样，
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职业能有这样
的素养。”

玩古董的，眼神
儿都错不了，这是基
本素质。我的店小
本 钱 少 ，看 走 眼 一
次，就全赔进去了，
所以只能在这方面
下功夫。

方 震 对 我 说 ：
“能不能看一下你的
身份证？哦，不是
怀疑你什么，这是
规定。”

我把身份证掏
出来，方震接过去仔
细看了看，还给我，

还敬了个礼。我毫不客气地开口道：
“那么，也让我看看您的证件——不
是怀疑您什么，只是我疑心病重。”

方震略微一怔，从怀里掏出一个
蓝塑料皮的本子，上头有三个烫金楷
字：“工作证”。我翻开一看，里面写
的工作单位是公安部八局，具体职务
却没写。

我心里骤然一缩。我听一个老
干部子弟说过，公安部有两个局地位
特别神秘，一个叫九局，接受公安部
指导，但直属于总参，负责的是政治
局常委的安全，也叫中央警卫局；还
有一个局，就是方震所在的八局，负
责副国家级领导人、高级别外宾和一
些重要人物的保卫工作。

能和中央警卫局齐名，这个八局
的来头，可想而知有多大。搁到几百
年前，那就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加锦
衣卫！

我把工作证还给他，换了一副笑
脸：“方同志，您是要买，还是要卖？”
方震道：“请你今晚跟我走一趟，有人
想见见你。”

我一愣：“谁啊？非今
晚不可吗？” 1

秋棠和老公浦诚忠正行驶在回
家的路上。

他们前一天刚刚把女儿晓华送
进了哈佛大学。秋棠此时坐在车
上，看着两旁一掠而过的树林、田
野，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开车的浦
诚忠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一
直沉默着。

秋棠这时注意到了老公有点反
常的沉默，扭头看了看他说：“怎
么晓华离开家了你比我还要难过一
样。你工作那么忙，女儿的事平时
也不怎么管，你大概察觉不出来女
儿在不在家会有什么区别……”

浦诚忠扭头瞥了她一眼，目光
锐利中夹藏了些阴郁，让秋棠心中
不由得一凛。浦诚忠平素是个很温
和的人，极少用这种眼神看她。

两人一路无话地回到家中。
秋棠进厨房熬了一小锅稀饭，

炒了两个青菜，喊一回来就窝进书
房的浦诚忠出来吃
饭。浦诚忠没吃多
少东西就放下了筷
子，秋棠也是食不
知味。她收拾了碗
筷，将锅台地面都
擦 干 净 ， 看 看 表 ，
拿起电话打给晓华。

晓华兴奋的声
音 从 电 话 里 传 过
来，她滔滔不绝地
讲 今 天 都 见 到 了
谁，参加了什么活
动，那欢快清脆的
声音让秋棠的心暖
暖的。

秋棠以为这就是她以后的生活
状态了。每天给女儿打打电话，一
大把的空闲时间，想干点什么就可
以干点什么。她漫无思绪地琢磨
着或许可以参加个瑜伽班锻炼身
体，还可以去参加华人社区的合
唱团。

可是上帝并没有安排她过这种
“无聊”的平凡生活，酝酿许久的惊
涛骇浪正向她汹涌扑来……

许久以后，回想起这一天，秋
棠才明白这个时刻的她是多么的满
足和幸福！

秋棠关上厨房的灯，来到起居
室，拿起遥控器想看会儿电视，听
见浦诚忠在书房喊她：“秋棠，你
过来一下。”

她走进书房，看到老公两手交
叉抱着胳膊，身子斜倚在书架上，
目光发直，若有所思。

秋棠问：“什么事？你是想喝
点什么吗？” 随即她注意到书桌上放
着一个空酒杯，杯底残留着一圈红
色的葡萄酒印迹。浦诚忠很少在书
房喝酒，除非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

浦诚忠直起身，指着旁边的
椅子说：“你坐下来，我和你说

点事。”
秋棠满腹狐疑，浦诚忠今天从

离开女儿学校往回走就反常得厉
害，满腹心事又有点紧张。

什么事这么难以出口？他刚刚
去做过身体检查，不会是得了什么
不治之症吧？秋棠想到这儿，自己
也跟着忐忑不安起来。开口劝道：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们这么多
年来遇到的事情也不算少了，没有
过不去的坎儿。”

浦诚忠长吐出口气说：“秋
棠，这件事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
讲 ， 考 虑 到 晓 华 ， 拖 到 了 现 在 。
如今她上了大学，我也不想再瞒
你了。”

“你 今 天 提 到 我 们 应 该 养 只
狗，我大概没有精力养狗了，我要
养儿子。”

“儿子？”秋棠满腹狐疑，“你
想要儿子？你是说我们再生个儿

子？”
浦 诚 忠 撇 撇

嘴：“你还生得出
来 吗 ？” 顿 了 顿接
着说：“我已经有
了个儿子，今年四
岁了。”

秋 棠 大 惊 失
色 ： “ 你 有 儿 子 ？
你 怎 么 会 有 儿 子 ？
你哪来的儿子？”

浦 诚 忠 看 着
她，不说话。

秋棠瞪着眼睛
盯着浦诚忠，猛地
站了起来，声音变

得尖利刺耳：“你是说你在外面有
个儿子？”

浦诚忠点头。
“四岁了？”
浦诚忠再点头。

“谁给你生的？”
浦诚忠不语。

“你和谁生的？”
“小叶，叶霓。”
秋棠站在那里，急怒攻心，只

觉天旋地转。她脸上血色褪尽，手
扶在头上，摇摇欲坠。浦诚忠赶紧
过来扶住她，低声说：“你先坐
下，坐下再说。”

秋棠使劲拨开他的手，顺势
坐下，脑子里面嗡嗡作响，屋子里
的人和东西在她眼里都变得迷乱起
来……

叶霓是浦诚忠几年前从国内招
来的博士生，今年春天已经毕业
了，随后又留在浦诚忠的实验室里
做博士后。

她来读博士不久就怀孕了，听
说是未婚夫来探亲时怀上的孩子，
却原来是和自己老公勾搭上了生的
私生子！

几年来，自己竟然一直
都蒙在鼓里。 1

连连 载载

脂粉气，即胭脂和香粉的气
味。一般用来形容年轻女性，唐
人宋之问《伤曹娘》诗中说：

“独怜脂粉气，犹著舞衣中。”冯
梦龙《警世通言》中说：“忽闻
得一阵香风，绝似麝兰香，又带
些脂粉气。”杜牧《阿房宫赋》中云

“渭流涨腻，弃脂水也”，意即渭水
泛起一层油腻，是宫女妃嫔们泼
下的脂粉水呀。

与脂粉气相对的是阳刚气。
自然是形容男性的专用语，是男
性所具备的突出性格和品质，如
自信、坚强、勇敢、果断、不怕牺牲
等。台湾一家网站曾排出中国十
大最有阳刚气的男人，计有项羽、
关汉卿、文天祥、霍去病、司马迁、
林觉民、岳武穆、谭嗣同、林则徐、
张自忠，个个都是顶天立地、宁折
不弯的铁血汉子。民歌里唱的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
少年壮如山”，就是赞扬男人的阳
刚之气。

女有脂粉气，男有阳刚气，系
各有所属，理所当然。怕的是搞
颠倒了，阴阳错乱，如果说一个男
人有“脂粉气”，就很不妙了，八成
是指他说话娘娘腔，做事优柔寡
断，没有担当，缺乏主见，婆婆妈
妈，胆小怕事，心胸狭窄等。《红楼

梦》里的贾宝玉，就是个脂粉气很
重的男人，虽然从上到下都宠着
他，其实很多人看不起他，第 66
回里，袭人就不客气地批评他说：

“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又怕
见人，只爱在丫头群儿里闹。再
者，也没个刚气儿。”

女人有了阳刚气，则会被称
为“女强人”或“女中丈夫”，事业
上或有成功，但家庭里多不和谐，
毕竟阴盛阳衰，有违传统习俗。
东晋才女谢道韫被誉为“有林下
风，无脂粉气”，就很是看不起
夫君王凝之，对叔父谢安发牢骚
说：“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
郎！”还有脂粉堆里的英雄王熙
凤，惯于杀伐决断，却少了温柔
体贴，贾琏出去胡混，就与家里
有个“母老虎”，感受不到家庭温
暖不无关系。所以，还是各依分
工，“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心胸
多宽广”为好。

撇开性别不论，就一个民族
而言，如果脂粉气太重，柔弱无
刚，注定要受人欺凌，任人宰割。
19 世纪中叶，英军几千人就可以
在中国大陆所向无敌，逼得大清
王朝割地赔款求和；而攻入阿富
汗的两万英军，却被强悍勇武的
阿富汗山民几乎全歼，只有一个

军医逃脱到了印度。当今世界，
虽然大家都在喊公理，说平等，但
国与国的较量，仍然看的是综合
实力，比的是骨头硬度，凭的是自
信精神，谁拳头大，嗓门就高，谁
不信邪，就百无禁忌，谁敢拼命，
就没人敢惹你，谁有阳刚之气，就
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说别的
都是自欺欺人的空话。

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的阳刚
之气，都要靠文化滋养，学校教
育，风气熏陶。就说文化氛围
吧。《笑林广记》里，一个瞎子善于
辨别气味，有人拿《西厢记》给他
闻，他就说，有些脂粉气。又拿

《三国志》给他闻，他就说，有些刀
兵气。我们现在的文化，不论是
报纸还是书刊，不论网络还是影
视，脂粉气都偏重，阴柔有余，
阳刚不足，谁都能闻到。打开电
视，影视剧充斥的多是婆媳斗
法，后宫争宠，风花雪月，无病
呻吟内容；翻翻报纸，连篇累牍
都是明星轶事，小资美文，家长
里短；看看晚会，一些主持人与
歌星，更是声调不男不女，装扮
油头粉面。难以想象，在这种文
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会有
多少阳刚之气，国家有难时，有多
少人能挺身而出。

美学家说，小即是美。
眼睛虽小，心灵的窗户哟。
荷叶上的露珠，小小的，圆圆的，在荷叶上美

艳地颇有灵性地滚动，阳光的拂照下，熠熠闪烁着
生气与活力。此番“出淤泥而不染”的至美景观，不正
是返璞归真的人生至高境界的经典写真吗？

山崖，海滨，阡陌，绽满细碎的小花，五颜六
色，斑斓缤纷，散发着浅浅淡淡恬恬隐隐的素香和
星星点点迷迷离离的微光，或明或灭地彰显着自
己不能小视的骨力和品格。光彩无须装饰，风韵
悉从中生。是曙，是霞，是虹，是宝石，是希望，是
热情，是少年的笑脸，是少女的娇容……像小鸟儿
一样的花儿，像花儿一样的小鸟儿，把整个春天吵
醒了。

星星，小草，都看似不显眼，但多少歌以吟之，
舞以诵之？脚下无人知道的小草，呼应着连天萋
萋碧草，竟成无边绵绵绿茵；扑朔迷离，难以辨认
的无数小星，神神秘秘汇成浩浩荡荡的银河。

盛夏，炽热如火，那瘦小羸弱的蝉，竟不知疲
惫一心一意地歌唱。有树就有蝉，有蝉就有唱，而
且声声相涌，简直是一台宏大无比的音乐会。广
袤无垠的大自然便是蝉演唱演奏的舞台。简约而
不失真切，率真而不失底蕴。浪漫而不失格谱。
我竟以为，单调简约是自然界孕育的大智大美。

入秋，蝉声渐噤，矮栅旁，井台上，墙根，草根
下，响起了比蝉还要小的蟋蟀的清唱。如溪流奔
淌，似银雪滚落，哼唱生灵的曲，弹奏委婉的歌，教我甩
掉拐杖和孩童一道，融入神秘自然界……

深秋冷雨，在湖畔亭厦，赏雨。风清清雨如
烟，天蒙蒙水澹澹，蓦然发现三两只野生乳鸭闹翻
了湖水，那样的轻灵，快捷，那样的悠闲，潇洒，那
样的不畏风雨，为之平添无尽野趣……好雨知时
节，当秋乃发生；春江水暖鸭先知，秋将水冷鸭先
知。真的具有一种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的气魄。

晨曦初露，晚霞尽染，那一只只素面朝天的鹊
巢，浸融于绚丽如幻的湖光云影中，妍妍绰约，熠
熠生辉，楚楚动人，怎么看怎么受看，活像一张和
谐安恬的水墨画。

不知多少年了，每月之初，我都仰望天空，那
弯弯的月儿，如镰如眉如碧玉簪儿，正袅袅婷婷地
悬挂着。静谧而又温柔，古老而又天真，神秘而又
亲切，深邃而又纯净。

路灯下，一溜蒙蒙滚滚的尘，空中却是澄澄朗
朗的净。看到月儿，渴望澄澈、渴望清净之心，油
然而生。

小小的种子，播入泥土，总能长出枝繁叶茂，
花团锦簇，累累果实。尤其是树的种子，撒它一片，
可以蔚然成林，可以素面朝天，直到地老天荒。

树之葳蕤繁茂，是因为有着浓郁得无以计数
的叶儿的存在。在我的眼里、心上，一年一度叶儿
的陨落，才一次又一次发现了它的低微而别样的
美丽与蕴含，实在不该只赞美它的应时而生，而忽
略它的应时而陨所显示的从容、大度、大气、潇洒
之风度。落叶归根的经典正产生于这不厌其烦而
坠落的小小的枯黄了的树叶儿。难道只因其满脸
皱纹容颜憔悴就不可爱了吗？根，泥土、乡土、热
土。读着落叶，我渐渐读懂了自己，提升了精神的
高度。不是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吗？那我要
说，泥土的乡土的才是民族的世界的。春光里小
小的叶儿，秋光里小小的叶儿，多么值得眷顾值得
仰望与俯瞰。

小，平凡，通俗，庸常，简单，然而其美，就在其
间，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主演的《搏击俱
乐部》实在是太有名了。盛名之下，《搏击俱乐部》
作者恰克·帕拉尼克的其他作品都显得有点“苍
白”，所幸《幸存者》也即将搬上银幕。看过这部小
说之后，简直无法不期待这部电影。

正如《搏击俱乐部》中的诺顿所展现的那样，
恰克·帕拉尼克的作品总是带着强烈的反生活反
命运气息，书中人物总是极尽挣扎地想撕下被世
人认可的标签。《幸存者》同样如此，故事开篇，即描述在
燃料将耗尽的飞机驾驶舱中，一个男子对着黑匣子讲
述他的一生……他一夜成名，被营销公司包装，被媒体
奉为宗教偶像，却于此时劫持飞机，在这最后的六个
小时里回忆半生，他要撕下什么标签呢？甚至于要
搭上性命？

《幸存者》采用了令人着迷的倒叙手法，开篇
即是第 47 章，仿佛失去控制的倒计时人生，当最
后看到第 1 章的字样时，故事随同故事里的人生
随同读者的感受一同爆发。

悬疑、魔幻、黑色、讽刺、恐怖……尽管很多人
给帕拉尼克的小说贴了很多标签，但他自己却坚
持认为，他的小说只有一个定义，那就是——浪漫
爱情。

《幸存者》
田 健

以 小 为 美
苏连硕

脂粉气与阳刚气
齐人

白丈即白丈村，位于中原区
西北沟赵乡境内，村内有座蜘蛛
庙，香火兴盛，每年农历二月二十
一这里有盛大的庙会，热闹非
凡。据传庙会起源于东汉初年，
有近两千年历史，追寻庙会起源
得从蜘蛛庙说起。

据民间口碑相传，白丈蜘蛛
庙与东汉光武皇帝刘秀有关。西
汉末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篡位，自
立新朝，自拥为帝，引起大多文武
大臣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纷纷
武装斗争，要推翻王莽统治。南

阳汉室春陵节侯刘买之后刘秀起
兵讨伐王莽，攻战颍川，中原一场
鏖战，刘秀败北。王莽紧追刘秀
不舍，一日追至郑州西北、沟赵西
南一片旷野处，刘秀被追得筋疲
力尽，眼看要被追兵抓获，在这紧
要关口刘秀眼前出现一眼枯井，
为逃活命，刘秀无奈，双眼一闭纵
身跳进枯井中。王莽追至此处不
见刘秀踪影，但见一枯井周围杂
草丛生，进口蛛网密布，网中间还
附着一只大蜘蛛，四周也没有人
踏过的痕迹。王莽确认刘秀未跳

入井中，率兵向东北追去。刘秀
从枯井中爬出，看见井旁一大树
上有一只大蜘蛛，向他点头示意，
刘秀领悟即向蜘蛛拱手施礼，说
谢谢你今日救我，日后孤若称帝，
定封你为神，刘秀拜罢即逃命去
了。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
朝称汉光武帝。一日闲暇之余，
想起当年在郑州西北遇难得救的
情景，认为是上天派“蜘蛛神”下
凡相救，感恩不尽，刘秀不食前
言，便颁旨封蜘蛛为神，在其遇难
处修建一座庙宇，内塑有蜘蛛神
像，让蜘蛛神永享人间香火。人
称此庙为蜘蛛庙，并定于每年二
月二十一起庙会。为什么定于每
年二月二十一起庙会？是刘秀遇
难日，还是庙宇建成日，有待考证。

白丈蜘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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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烟雨图（国画） 王玉民


